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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岛西南海域福尔摩沙海脊冷泉区地形地貌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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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水深数据和 ROV 近海底影像资料, 对福尔摩沙海脊冷泉区的海底地形地貌和冷泉系统的

海底表征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并讨论了二者之间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 相对于船载多波束数据而言, 

近海底多波束测深系统所获得的数据能更高精度地反映冷泉区海底地形地貌特征, 是研究冷泉系统不

可或缺的基础资料。基于 ROV 近海底观测影像资料, 福尔摩沙海脊冷泉系统整体表现为局部被化能自

养生物群落覆盖并有流体喷口零星分布的巨大自生碳酸盐岩岩丘, 海底表征主要包括形态各异的自生

碳酸盐岩结壳或岩体、化能自养生物群落、流体喷口、还原性沉积物等几种形式。研究表明, 福尔摩

沙海脊冷泉区的地形地貌特征与冷泉系统海底表征具有良好的响应关系, 并且该区的地形地貌特征主

要受控于出露于海底的自生碳酸盐岩的形态特征及规模。首次揭示了福尔摩沙海脊冷泉区地形地貌特

征与其海底表征之间的响应关系, 以期为后续的冷泉研究提供必要的背景资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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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冷泉主要是指富含 CH4、H2S 等组分的流体

持续或间歇性溢出或喷出海底所形成的流体系统[1-3]。

冷泉流体温度稍高于周围海水或与之相近, 之所以

称之为冷泉 , 是因为与热液系统相比 , 冷泉流体温

度要低得多。冷泉系统的发育表明了相应海区经历

了复杂的沉积和构造过程, 包括沉积物压实脱水、富

CH4 流体聚集、断层和断裂形成等。迄今为止, 所发

现的海底冷泉主要集中在大陆边缘, 特别是油气资

源丰富的被动大陆边缘[4-7]和处于挤压构造背景条件

下的主动大陆边缘[8-10]。海底冷泉系统是海底流体体

系的重要组成, 是海底物质与能量交换的重要通道, 

尤其对地球浅部圈层碳的释放和固定具有重要意

义。发育成熟的冷泉系统可以分为海底表征, 富 CH4

流体来源以及连接两部分的流体通道系统等三个部

分[11]。其中冷泉系统的海底表征主要包括最为典型

的化能自养生物群落 , 自生碳酸盐岩丘或结壳 , 流

体喷口, 还原性沉积物, 以及近海底 CH4 含量的高异

常等。海底冷泉系统的海底表征是冷泉发育的最直接

证据, 忠实地反映了冷泉系统的发育阶段, 记录了冷

泉系统的演化过程, 全面研究冷泉系统的海底表征对

于识别和综合研究冷泉系统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南海北部也发育有多个冷泉系统 [12-16], 并且包

括两个流体活动异常活跃的冷泉系统，即位于台西

南的福尔摩沙海脊冷泉系统和位于琼东南盆地西部

海域的“海马”冷泉系统。冷泉的较集中分布得益于该

区更为有利的地质条件, 如巨厚的沉积物和丰富的

断裂可以为冷泉系统发育提供充足的流体来源和良

好的输运通道, 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该区丰富的海

上调查资料。在当时已知的冷泉系统中, 位于南海北

部被动大陆边缘福尔摩沙海脊上的冷泉系统, 由于

其依然处于活动阶段, 发育有典型的冷泉系统海底

表征 , 且地理位置易于开展海上科考调查等优势 , 

在 2014 年将其定为“发现”ROV 海试区域之一,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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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在海试过程中获得的丰富数据和样品, 我们将

该冷泉区作为重点调查区在后续相关航次中开展了

连续的海上调查工作。本文主要根据在该区获得的

水深数据(包括大范围的船载多波束水深数据和重点

调查区的近海底多波束水深数据)和 ROV 采集的近

海底高清影像资料, 对冷泉区的海底地形地貌和冷

泉系统的海底表征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并讨论了两

者的响应关系。 

1  调查区地质背景介绍 

NW-SE 向的福尔摩沙海脊位于中国南海北部陆

坡, 是海底主要经重力流侵蚀后所形成的残余正地

形, 构造上属于被动大陆边缘和台湾岛西南变形带

前缘[17-18]。海脊顶部水深约为 1 120 m, 纵向(平行海

脊)约 30 km, 横向(垂直海脊最宽)约 5 km, 海脊两翼

较陡, 坡度最大处超过 30°[17-18]。海底峡谷从 E、W、

N 三侧环绕海脊并控制其形成和演化, 海脊脊顶与

谷底的最大高差约为 700 m。福尔摩沙海脊发育有南

北两个脊顶, 本文所调查的海底冷泉系统位于其南

侧脊顶。冷泉系统的海底表征主要包括繁茂的化能 

自养生物群落, 广泛发育的自生碳酸盐岩丘和结壳

以及流体喷口等形式[1, 19]。 

福尔摩沙海脊下伏地层中似海底反射层(BSR)

广泛发育[18]。SWW-NEE 向横切海脊的地震剖面显

示, 海底以下 180~460 m 深度范围内, 存在近于连续

的 BSR。该 BSR 仅在对应脊顶冷泉位置的剖面处发

生间断, 并且该间断处与脊顶冷泉系统之间有近于

垂直的信号异常带相连[18], 两侧的 BSR 大致以该信

号异常带为中心轴沿两翼近于对称分布。对该冷泉

区的自生碳酸盐岩进行地球化学分析表明, 天然气

水合物分解所形成的流体是本冷泉系统海底流体的

重要组成部分[1]。 

基于对福尔摩沙海脊的地震和热流数据分析 , 

有研究者提出了该冷泉系统的流体循环模式。该模

式认为福尔摩沙海脊冷泉系统的海底流体在浮力和

生物消耗所形成的“生物泵”作用下, 沿近于垂直的

流体通道向上运移, 海脊两翼的底层海水则沿地层

渗入流体系统 , 补充由于 CH4 厌氧氧化所消耗的
2
4SO - , 进而保证富 CH4 和 H2S 的海底流体运移到海

底维持化能自养生物群落[18, 20]。 

 

图 1  福尔摩沙海脊船载多波束水深数据海底地形地貌图 

Fig. 1  Seabed relief map of the Formosa Ridge created with bathymetric data collected using R/V mounted multibeam echo 
sound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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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014 年执行“WPOS”海洋专项项目三的海上调

查航次过程中, 利用“科学”科考船船载的 SB-3012

深水多波束测深系统采集了以福尔摩沙海脊为中心

的 20 km × 20 km 大范围水深数据资料。在该工区内, 

共布测线10条, 单条测线间距3 000 m, 船速约为6 kn, 

以保证实现水深数据的全覆盖。数据采集结束后, 利

用 Caris 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参数校正和计算, 剔除

噪声和干扰数据, 最终获得研究区 10 m × 10 m 的全

覆盖水深数据。经 Surfer 软件成图, 用以揭示福尔摩

沙海脊的地形地貌特征。 

2015 年, 在执行同一项目支持的海上调查航次

中, 使用搭载于“发现”ROV 的 R2-Sonic 2024 多波

束测深系统对 2014年观测的海底冷泉区(2 km × 2 km)

进行了高精度水深测量。在数据采集过程中, “发现”

ROV 以 0.8 kn 的速度进行定高飞行, 据海底高度约

为 15 m。ROV 的水下定位采用长基线声学定位系统, 

有效精度可达亚米级别。原始数据经处理后, 最终获

得以冷泉区为中心约 2 km × 2 km 范围的高精度水深

数据并用 Surfer 软件成图, 以揭示福尔摩沙海脊冷

泉系统的海底地形地貌特征。 

在执行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WPOS”

海洋专项项目三海上调查航次过程中, “发现”ROV

在冷泉区进行了多次下潜并获得了丰富的原位数据

和影像资料。选取其中以走航观测为主的 ROV 下潜

视频资料, 识别和统计所观测到的自生碳酸盐岩、生

物群落、底质类型、气泡流等海底信息, 以分析该冷

泉系统的海底表征的形式和特点。 

3  结果 

3.1  福尔摩沙海脊地形地貌特征 

根据利用船载多波束水深数据所成的海底地形

图和近于平行海脊的地形剖面可以看出(图 1, 图 2 

AA’剖面), 整体而言, 福尔摩沙海脊在 N、W、E 三

侧由海底峡谷围绕, 使之呈现为近于独立的正地形。

福尔摩沙海脊发育北、南两个脊顶, 间隔约 2 km, 

北、南脊顶水深分别约为 1 100 m 和 1 125 m, 海底

地形整体由 N 向 S 倾斜。在近于垂直脊线的地形剖

面上(图 1, 图 2), 海脊和峡谷大致沿 NNW-SSE 平行

相间排列, 组合呈现出“W”状地形特征。海脊脊顶

和周围峡谷谷底之间高差在 300~850 m, 由 NW 向

SE, 高差有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在垂直脊线的同一

剖面上, SW 侧高差大于 NE 侧高差, 最大高差出现于

南侧脊顶与其 SW 侧峡谷谷底之间, 约为 850 m。海

脊宽度在南侧脊顶以北基本保持一致, 约为 5 km, 

而在其南侧则呈现逐渐变大再变小的趋势, 最宽处

约为 7 km(图 2DD’剖面)。海脊两翼坡度相近并较陡, 

总体而言两翼坡角均大于 10°, 并且西南翼坡度大于

东北翼坡度。沿海脊由 NW 向 SE, 两翼坡度逐渐变

大, 在 DD’剖面上, 西南翼坡度可达 34°。海脊两翼

有次级峡谷零星发育, 主要集中于北侧脊顶西侧以

及南侧脊顶东侧。次级峡谷分别在两翼坡脚汇入海

底峡谷 , 在谷口未见明显海底扇堆积 , 推测这些次

级峡谷运输的沉积物由流经主要海底峡谷的浊流或

底流携带走。 

 

图 2  船载多波束水深数据剖面图 

Fig. 2  Topographic profiles of the Formosa Ridge created 
with the data collected using an R/V mounted multi-
beam echo sounder system 

 
福尔摩沙海脊冷泉系统发育于海脊南侧脊顶处, 

根据 ROV 近海底水深数据所成重点调查区海底地形

图(图3a, b)可以看出, 福尔摩沙海脊南侧脊顶最高处

水深约为1 125 m, 在水深1 140 m 以上区域等高线近于

圆形闭合, 直径约为80 m, 表现为发育在海脊上高

度为25 m 的丘状正地形, 坡降约为0.2~0.5, 坡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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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根据脊顶三维地形图(图3b)、地貌晕渲图(图3c)

和典型剖面图(图3d)可以看出, 福尔摩沙海脊南侧脊

顶处存在地形异常区 , 区内离散分布有多个规模较

小、高度可达4 m 的丘状或脊状正地形。该地形异常

区NS约95 m, WE约85 m, 呈现为不规则长圆形(图3b 和

c 中红色虚线圈定范围)。根据所处位置和水深范围, 

可将其分为脊顶地形异常区和北侧斜坡地形异常区

两部分, 前者大致为1 140 m 等深线所圈定区域, 后

者则呈舌状向坡下延伸, 水深范围约在1 140~1 165 m。

在脊顶地形异常区内, 其中心丘状地形直径约为22 m, 

高度约为4 m, W, S, E 三侧由高度较小正地形围绕。在

脊顶北侧斜坡处异常地形区内, 最显著丘状地形直径

约为12 m, 高度约为3.5 m。整体而言, 脊顶异常区地

形更复杂, 微地形更发育。 

 

图 3  ROV 搭载水下近海底多波束数据海底地形地貌图 

Fig. 3  Seabed relief map and bathymetric profiles created with bathymetric data collected using an ROV-mounted multibeam 
echo sounder system 

 

3.2  福尔摩沙海脊冷泉区ROV影像资料分析 

基于对冷泉区海底地形地貌数据和 ROV 近海底

高清影像资料的分析与统计, 福尔摩沙海脊冷泉区

NS 向长约 95 m, WE 向长约 85 m, 呈现为不规则长圆

形(图 3b, c)。区内全部有自生碳酸盐岩出露, 该冷泉系

统整体表现为局部被化能自养生物群落覆盖并有流体

喷口零星分布的巨大自生碳酸盐岩岩丘, 其海底表征

主要包括形态各异的自生碳酸盐岩, 典型的化能自养

生物群落, 冷泉喷口和还原性沉积物等几种形式。 

自生碳酸盐岩: 该冷泉系统广泛发育了多种形

态的自生碳酸盐岩 ,  主要包括自生碳酸盐岩硬底 , 

自生碳酸盐岩混杂堆积以及可观察到流体通道的枝

杈状自生碳酸盐岩等几种类型。自生碳酸盐岩硬底 

是指在出露于海底或者被薄层沉积物覆盖的上表面

平坦的自生碳酸盐岩结壳, 在垂直于海底的剖面上

常发育有层状结构(图 4a, b)。这些硬底状自生碳酸盐

常被裂隙或者断裂切割, 断裂间距和切割深度可达

数米, 进而形成巨大的自生碳酸盐块体(图 4b), 并且

常见生物群落沿裂隙或断裂发育。自生碳酸盐岩混

杂堆积主要表现为外形不规则的原位出露或滚落的

自生碳酸盐岩岩块在海底杂乱分布, 其上常有海绵

等虑食性底栖生物发育(图 4c)。具有流体通道的自生

碳酸盐岩常发育在较大自生碳酸盐体顶部, 规模较

小, 单个或呈树枝状自由生长在水体中(图 4d)。在对

本冷泉系统边缘沉积物进行插管取样操作时时发现

下伏沉积物中仍有硬底结构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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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福尔摩沙海脊冷泉系统主要海底表征 

Fig. 4  Surficial expressions of the cold seep system located on the south summit of the Formosa Ridge 

 
化能自养生物群落: 该冷泉系统生物群落以大

型底栖类生物白色柯氏潜铠虾和深棕色贻贝为主 , 

并包括阿尔文虾、帽贝、海绵、珊瑚、海葵、多毛

类多种等生物类型。根据单位面积内贻贝个体密度, 

可以将贻贝群落分为离散型和密集型两类。前者是

指贻贝或由少数贻贝组成的贻贝群零星分散于自生

碳酸盐岩表面, 单位面积内贻贝密度较小的区域(图

4e)。后者是指贻贝密集分布, 个体间几乎不存在间

距甚至成层分布, 即单位面积内贻贝密度大的区域

(图 4f)。柯氏潜铠虾主要呈现密集分布, 即个体众多

的潜铠虾聚集在一起 , 形成不同规模的集群 , 独立

或成片叠加分布在贻贝密集分布区(图 4f)。除了依然

活跃的生物群落之外, 部分区域被大量保存完整的

贝壳或贝壳碎屑覆盖(图 4g)。值得注意的是, 与其他

冷泉系统相比, 在福尔摩沙海脊冷泉系统的生物群

落中并未发现管状蠕虫的广泛发育。 

冷泉喷口, 即冷泉流体中的 CH4 以气泡形式大

量逸出海底的位置, 逸出的气泡可形成易观测的气

泡流(图 4f)。经过 2014—2016 年 3年的连续观测, 在

该冷泉区观测到多次气泡流现象, 并标定了多个冷

泉喷口。同时还发现, 气泡流并不是长期存在的, 换

言之冷泉喷口具有周期性或者间歇性的活动特征。 

还原性沉积物, 由于沉积物中含有 H2S 等还原

性产物, 还原性沉积物颜色一般呈现为黑色(图 4h)

并且含有强烈的 H2S 气味。在本流体系统中, 还原性

沉积物发育于系统边缘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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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冷泉区近海底高精度多波束测量的必

要性分析 

对比图 5 中两图可以发现, 由于船载多波束水

深数据有效数据点过少而使其成图所展示的地形地

貌特征过于粗略, 远不能满足对冷泉区海底地形地

貌特征研究的需求。而近海底多波束水深系统所获

得的大量有效数据, 则可以细节性地展示冷泉区的

海底地形地貌特征, 能为冷泉系统海底表征的研究

提供重要的背景资料, 满足了科研和后续近海底原

位调查的需求。因此, 对深海冷泉研究而言, 利用近

海底多波束水深系统对冷泉区进行高精度水深测量

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调查。需要指出的是, 近海底多波

束系统需搭载于 ROV 或 AUV 等深潜器上, 要保证

其安全高效作业 , 合理布设测线和设置相关参数 , 

则需以船载多波束系统获得的大范围水深数据为参

考。因此, 在深海区域, 只有将两种多波束水深探测

系统有效结合起来, 才能满足海上大面和重点调查

工作的要求。 

 

图 5  船载水深数据(a)与 ROV 近海底水深数据对比(b) 

Fig. 5  Seabed relief maps of the cold seep site created with bathymetric data collected using both R/V- and ROV-mounted 
multibeam echo sounder systems 

 

4.2  福尔摩沙海脊冷泉系统的海底表征与

海底地形地貌之间的响应 

冷泉系统的海底表征 , 如裸露的自生碳酸盐岩

丘和结壳、化能自养生物群落以及流体逸出海底所

形成的麻坑、泥火山等, 能够有效的改变和复杂化其

发育区的海底地形地貌特征[3, 21-23]。 

区内出露的巨大自生碳酸盐岩丘是脊顶海底松

散沉积物逐渐被侵蚀, 抗风化能力强的自生碳酸盐

岩暴露于海底的结果 [24-25], 与异常地形区内的丘状

或脊状正地形具有良好的对应关系。在该自生碳酸

盐岩岩丘边界进行沉积物插管取样操作时, 发现浅

表层沉积物下伏有硬底结构, 表明该冷泉系统自生

碳酸盐岩岩丘的整体规模可能要远大于出露于海

底的岩丘规模。具有层状结构的自生碳酸盐是该区

自生碳酸盐岩的重要形态特征之一, 是海底浅表层

层状沉积物被自生碳酸盐胶结的表现。在这种自生

碳酸盐结构中 , 还可观察到层位缺失的现象 , 即相

应层位的松散沉积物被底流侵蚀, 表明了冷泉流体

活动的间断性或周期性。在自生碳酸盐岩结壳或者

硬底上 , 常发育有裂隙或者断裂 , 两侧位移距离从

零到数米 , 并且常见生物沿断裂或裂隙分布 , 表明

这些断裂或裂隙可以作为了冷泉流体运移的良好

通道。这种裂隙或断裂可能有以下成因: 一种是外

力作用 , 即自生碳酸盐岩在重力作用下 , 断落于下

伏岩层, 该断裂常发育在有层位间断的层状自生碳

酸盐岩结构中 , 并且一般规模较小 , 形状不规则 , 

常在垂直方向上有一定位移。另一种则是内力作用, 

即自生碳酸盐岩在形成过程中, 因为被胶结沉积物

体积变大, 上覆先形成的自生碳酸盐层在下伏新成

自生碳酸盐体积膨胀的作用下 , 形成裂隙或者断

裂。这种断裂或裂隙的形成为海底流体向上运移提

供了优选通道 , 换言之 , 这些通道的形成对海底流

体起到了汇聚和导向作用, 进而影响到生物群落的

分布。 

密集型贻贝群落位于脊顶东侧和南侧 , 主要发

育在脊顶两侧的断裂凹陷中, 表明该处有大量冷泉

流体溢出以支持该生物繁茂区的生命活动。相对于

固着在自生碳酸盐岩岩体表面的贻贝群落而言, 柯

氏潜铠虾迁移的灵活性使其对甲烷浓度具有更灵敏

的响应 [26], 主要体现为个体众多的潜铠虾集中分布

在冷泉流体活跃区域 , 因此在近海底原位观测时 , 

可将潜铠虾集中区标定为寻找冷泉喷口的重点区

域。除了生物活跃区外, 自生碳酸盐断裂的底部常被

大量贝壳覆盖。这些贝壳壳体完整, 方向各异,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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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大小与生物繁茂区发育贻贝接近, 推测这些地

区流体活动停止不久。而某些位于自生碳酸盐岩体

顶部并由流体通道发育的枝杈状自生碳酸盐则表明

相应区域冷泉流体活动已经结束了较长时间。这些

区域内流体活动的停止, 可能原因有以下两种或是

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 冷泉系统的整体萎缩 , 即向

上运移的冷泉流体量减小, 不足以支持包含消亡区

域的生物群落; 冷泉流体通道的转移, 即由于自生碳

酸盐岩的自我封闭效应, 原始活跃的冷泉通道被堵塞, 

导致了冷泉流体向上运移主通道和溢出海底位置的

迁移, 进而导致了原来喷口处生物群落的消亡。 

还原性沉积物主要分布于该冷泉系统边缘地区, 

表明这些地区有富 CH4 流体向海底运移, 并在 CH4

厌氧氧化细菌和硫酸盐还原菌的作用下与浅表层沉

积物孔隙水中 SO4
2–发生反应, 形成 H2S 等还原性物

质, 使得沉积物呈现为黑色并具有强烈的 H2S 气味。

结合福尔摩沙海脊海底地形地貌特征与自生碳酸盐

自我封闭效应, 形成还原性沉积物的流体主要有以

下两种运移路径: 一种是沿主通道向上运移的流体

遇到上覆连续自生碳酸盐岩体阻碍而使得部分流体

改变运移方向开始横向运移, 并在自生碳酸盐体边

界溢出海底; 另一种则是与出露于海底的自生碳酸

盐岩层相似, 沉积物下伏自生碳酸盐结壳上也发育

裂隙或断裂构造, 向上运移的流体沿这些裂隙或断

裂构造溢出海底。简言之, 冷泉流体在自生碳酸盐岩

体上溢出则形成喷口, 在被沉积物覆盖的海底溢出, 

则形成还原性沉积物。 

值得注意的是 , 福尔摩沙海脊冷泉系统并未发

现管状蠕虫的大量发育。管状蠕虫底栖于硬底之上, 

并以 H2S 为主要能量来源, 管状蠕虫的鳃状羽可以

获取水体中的 H2S, 而其根部可以深入到硬底之下

的沉积中获得 H2S [7]。冷泉区水体中 H2S 浓度较低, 

所以一般认为冷泉区发育的管状蠕虫其 H2S 主要来

源于下伏沉积物。本冷泉系统缺乏管状蠕虫的发育, 

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自生碳酸盐岩厚度太大, 在阻

碍流体向上运移的同时使得管状蠕虫根部无法到达

沉积物并摄取其中的 H2S。本冷泉区的生物群落和贝

壳堆积都覆于自生碳酸盐岩硬底之上, 这些表征的

出现并没有改变其下伏自生碳酸盐岩的形态特征 , 

而其海底形态则直接反映了其下伏自生碳酸盐岩硬

底的形态特征。还原性沉积物则并未表现出异常的

地形地貌特征。因此整体而言, 冷泉区的地形地貌特

征主要受控于自生碳酸盐岩的发育和演化。 

5  结论 

我们利用船载和水下多波束测深系统分别获得

了包含福尔摩沙海脊冷泉系统在内的较大范围和重

点调查区的水深数据并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 近海

底高分辨率水深数据能够精确的展示冷泉区海底地

形地貌特征, 是冷泉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资料。对深

海区域海底地形地貌的调查, 需将船载和水下近海

底多波束测深系统有效结合起来, 才能获得不同尺

度和精度的有效数据, 满足科研或后续调查的资料

需求。综合分析近海底多波束数据和 ROV 近海底影

像资料可知, 福尔摩沙海脊冷泉系统的海底表征主

要包括形态各异的自生碳酸盐岩体或结壳, 化能自

养生物群落 , 气泡流和还原性沉积物等几种类型 , 

而冷泉区的地形地貌特征主要受控于自生碳酸盐岩

的发育和演化。与其他海区冷泉系统相比, 福尔摩沙

冷泉区缺少管状蠕虫的发育, 结合冷泉区海底地形

地貌特点和海底表征, 推测其与该冷泉系统发育有

巨厚的自生碳酸盐岩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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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uth summit of the Formosa Ridge, located in the Southwestern Taiwan Island, is one of the most 

active cold seep sites observed around the passive South China Sea continental margin. Based on bathymetric data 

obtained from both R/V-and ROV-mounted multibeam echo sounder systems and video and image data recorded by 

ROV, the topographic and geo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cold seep site and the seabed surficial expressions of 

the cold seep system are described and analyzed. It has been shown that,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cold seep site 

collected by the R/V mounted multi-beam system, bathymetric data acquired with a near seabed ROV-mounted 

multibeam echo sounder system had a higher accuracy and resolution, and that both macro- and micromorphologi-

cal features of the survey site can be displayed on the relief map created with it. According to the video and image 

data collected by ROV, the Formosa Ridge cold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by a huge authigenic carbonate mound with 

flourishing chemoautotrophic communities and sporadic seep vents. The seabed surficial expression of this cold 

seep system mainly include authigenic carbonate structures with various morphological features, chemoautotrophic 

communities, sporadic seep vents, and reductive sediments, all of which correlate well with the seabed topographi-

cal and geo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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